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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科研与伯克利加州大学的崛起

何　洋
（沈阳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０３４）

　　摘　要：伯克利加州大学自二战后迅速崛起，本文以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为主要研究背景，
追溯伯克利加州大学与军事科研互动的历史进程，通过论述军事科研对伯克利加州大学影响的

主要方式透析出其崛起的因素，并获得我国建设一流大学的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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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科研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战争虽带来一系列激烈的

竞争，但也将世界科技中心从欧洲转移至美国。

美国许多著名研究型大学在这一关键时期群体崛

起。伯克利加州大学 （亦称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创建于 １８６８年，迄今约 １４０年的历史，相
比哈佛、耶鲁等具有悠久历史的美国著名私立研

究型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是在短期内迅速崛起

的一枝独秀，并一跃成为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中

卓越的代表［１］１４９。这所公立研究型大学取得的非凡

成果与美国高等教育发展所经历的特殊的历史条

件和文化背景是分不开的。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

战期间，伯克利加州大学迅速成为美国高等教育

的科研基地，军事因素推动伯克利加州大学在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达到了繁荣发展的时代，这一时

期的伯克利加州大学无论是经费的投入还是在学

术科研的发展上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军事科研

对伯克利加州大学的影响及其启示正是本研究所

关注的。

　　一、伯克利加州大学参与军事科

研的发展历程

　　伯克利加州大学参与军事研究发端于一战后，
兴起于二战，巩固于冷战时期，并在冷战时期进

一步发展。一战后二战前这一时期，是美国大学

参与军事科学技术研究的初级阶段，具有一定的

自发性。２０世纪初，美国联邦政府在军事科研领
域没有过多地依赖大学的参与。到了２０世纪２０～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军事科学逐渐走进美国研究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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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此时的伯克利加州大学以其物理系领衔于美

国研究型大学，并通过发明回旋加速器为二战时

建立国家实验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伯克利加州

大学在此期间加强自己的优势学科，采用科学用

人机制，培养研究所需的研究生，为战时参与军

事研究打下了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军事研究首次被美

国联邦政府纳入到研究型大学的科研体系，美国

高度重视高等教育在发展国防军事科研中的重要

作用。特别是伯克利加州大学，成为实现美国国

家军事科技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无论是劳伦斯

国家实验室的核裂变研究还是奥本海默领导的

“曼哈顿计划”，均为二战的战时研究做出了巨大

的贡献［２］。参与战时军事科研不仅吸引巨额经费

投入，也促进了伯克利加州大学自身学术声誉的

迅速提升，是其走向卓越的关键因素。第二次世

界大战时期开创了伯克利加州大学承担重大军事

科研任务、参与军事实验研究以及大学与联邦政

府合作关系的新纪元。

进入冷战后，伯克利加州大学的战时科研成

就进一步巩固。１９４７年起，劳伦斯国家实验室的
规模开始逐渐扩大，不仅内部包含许多小组，还

将研究流向其他领域，一些新兴跨学科组织研究

单位也随之产生。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由于美苏两个
超级大国的对抗，美国联邦政府的科研资助政策

也由满足战时资助的短期需要转变为对高等教育

和国防军事的长期支持。伯克利加州大学在物理

学领域基础上涌现的化学和生物医药研究也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研究经费资助机构由最初的

洛克菲勒基金会发展到美国能源部。美国联邦政

府试图通过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的方式增强国家

的竞争实力，伯克利加州大学在国防工业方面获

取到的投资也多于正常分配额度［３］。冷战后的伯

克利加州大学对军事科研成果的巩固和发展促使

其一步步走向世界一流大学。

　　二、军事科研对伯克利加州大学

的影响

　　军事科研对伯克利加州大学产生的影响深远
而重大。在特定的历史机遇下，善于利用契机结

合大学自身发展的优势是伯克利加州大学取胜的

关键所在。以军事科研带动大学的发展，参与战

时军事研究，并在战后扩大规模，以跨学科组织

研究的方式将实验室的研究覆盖科学研究的方方

面面，开拓美国高等教育的科学技术前沿，构筑

了伯克利加州大学颇有特色的研究体系。伯克利

加州大学的研究与战时计划性的环境存在一定一

致性，符合战后研究体制的整体特点。伯克利加

州大学与军事科研互动吸引多渠道的经费筹资模

式，并以独具特色的眼光运用资金，得到了联邦

政府经费支持。强有力的经费支撑使其在这一时

期迅速崛起，为其走向世界一流大学奠定基础。

结合伯克利加州大学参与军事科研的历史进程，

将军事科研影响伯克利加州大学崛起的主要方式

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军事需求的牵引开拓了伯克利加州大学

的学术研究领域

二战前研究型大学的科研机构主要致力于基

础研究。二战的爆发作为全球历史性的转折点，

给美国高等教育带来前所未有的机会。它带给伯

克利加州大学在科研方面的机遇不仅局限于基础

研究，开始逐渐转向应用开发性研究。既满足战

争的需求，也有利于大学自身学术抱负的实现。

二战期间，大学的相关研究标志着美国理论科学

的成熟，大型应用项目中的学术合作为大学与联

邦政府未来的合作提供了可能。

１．坚持基础研究与开发性研究的协调发展
二战期间的伯克利加州大学的科学研究具有

一定的实用性，劳伦斯辐射实验室１９４０年发明的
回旋加速器为日后原子弹的研究提供了重大的帮

助。在当时的美国研究型大学中，没有一所大学

可以与伯克利加州大学的高能物理学相匹敌。由

于二战的爆发，实验室的所有成员接受战争时期

的严峻考验，开始为战争服务。它以惊人的成就

向全美证明了自身是美国原子与核武器研究的最

佳场所。随着劳伦斯实验室的繁荣发展，不但实

验室的小组成员不断壮大，科研也逐渐流向其他

学术领域。联邦政府持续的投入使伯克利加州大

学的国家实验室逐渐走向成熟，设备更新换代，

成为一个真正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基地。卡尔文小

组是劳伦斯实验室流向其他领域的重要标志。二

战使卡尔文小组与劳伦斯实验室的联系进一步紧

密，起初只是简单的社交关系，在美国对日作战

胜利后，劳伦斯主动找到卡尔文，希望他能够建

立一个碳同位素实验室，并承诺予以经费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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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文在劳伦斯充足的经费支持和具有远见的研

究计划下，攻克了化学生物方面的难题。通过利

用劳伦斯和辐射实验室提供的难得的机会，卡尔

文提升了伯克利加州大学有机化学的声誉和研究

基础。

２．战后计划带动跨学科组织研究单位的出现
二战后，无论是伯克利加州大学自身教师评

议会、董事会、管理机构，抑或外部赞助者都达

成一种前所未有的共识，希望大学应尽全力挺进

全美最优秀的研究型大学的行列。那么提高学术

声誉是大学自身最应具备的条件，另一个条件就

是伯克利加州大学著名的辐射实验室为美国军

事、经济等方面所做的贡献。二战后的学术研究

存在一定的稳定性，主要是通过战时研究的经验

所获得。战后，仍需对战争中使用的雷达、计算

机和电子、原子能工业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研

究从物理学科拓展至更广泛的领域。劳伦斯的个

人声望和广泛的社会关系以及他远大的科学抱负

都保证了加州大学辐射实验室能够获得丰富的战

后研究计划。劳伦斯辐射实验室主要拓展至四大

核心研究项目：罗伯特·桑顿 （ＲｏｂｅｒｔＴｈｏｒｎｔｏｎ）
１８４英寸的磁铁回旋力加速器；刘易斯·阿尔弗
雷泽 （ＬｕｉｓＡｌｖａｒｅｚ）在战争期间用在线性粒子加
速器上的雷达设备；埃德温·迈克梅兰 （Ｅｄｗｉｎ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的新型电子同步加速器以及格伦·西
博格的核化学实验室。１９４８年，劳伦斯实验室的
１８４英寸回旋磁力加速器产生了第一个人造介子，
迈克梅兰小组很快也在此基础上发展中介子实验

室。此外，还有其他许多研究小组，逐渐扩大到

自然科学领域，这些对伯克利加州大学发展举足

轻重。实验室的核心成员小组通过惊人的发现在

全美研究型大学的物理学领域遥遥领先。很显

然，原子物理学成为战后最鼓舞人心的科学领

域。伯克利加州大学的物理学为其他学科设立了

一个值得效仿的榜样，在此基础上，很快成立了

全美物理学博士学位授予点，伯克利加州大学的

成就也提升了美国西海岸大学的自豪感。

（二）军事科研吸引的巨额经费资助是伯克利

加州大学发展的有力保障

二战前后的２５年里，不但成为美国历史上重
要的转折点，更迎来了伯克利加州大学迅速崛起

的繁荣之势。联邦政府也借此机会将目光投向了

美国西部这所在当时已负盛名的公立研究型大学，

伯克利加州大学可谓战后最大吸金者之一。伯克

利加州大学通过参与军事科研，承担战争所需的

研究项目，吸引巨额经费资助，并善于巧妙利用

资金，产出高收益回报州政府，互利共赢。

１．承担战时研究项目实现经费投入多元化
二战期间，１９４０年劳伦斯实验室达到第一个

发展阶段的高峰，获得来自洛克菲尔德基金会的

１４０万美元基金。随着战事的发展，实验室在
１９４２～１９４５年间，多次签订研发合同，承担战时
研究项目，特别是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在核裂变

研究中的发现，对制造原子弹做出了巨大贡献。

１９４２年加州大学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们在其物理系
教授 Ｒ·奥本海默 （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ｅｒ）的带领下，开
始了美国著名的 “曼哈顿计划”研制原子弹。联

邦政府将 “曼哈顿计划”委托给劳伦斯实验室。

次年，联邦政府正式将该实验室更名为劳伦斯国

家实验室，并托管给伯克利加州大学。军方为此

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支持，总投资额超过６５亿美
元。仅仅在１９４２年，该大学获得联邦政府１５６万
美元经费，到了１９４５年，持续增长至２５９５２万
美元［４］３１１。１９４７年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经费就基
本上全部来自美国能源部，并与美国能源部签订

协议，接受能源部每五年一次的评估。用斯塔特

曼 （ＶＳｔａｄｔｍａｎ）的话说，当时的美国有一种倾
向，那就是人民愿意联邦政府把研究经费投入到

大学中去从事科学研究，因为科学研究使美国赢

得了战争的胜利［４］３１２。战时劳伦斯实验室吸引到

的资金为伯克利大学教授们创造了良好的实验场

所，提供了先进的设备，从而吸引来自世界各地

的优秀教师和学者。伯克利加州大学财务年度报

告显示，每位伯克利学生的实际开支，在１９４６～
１９５１短短的五年期间增长了 ５６％，并持续在下
一个四年增长了 ４５％［５］８０。也正是这五年里，加

州政府对伯克利的拨款以平均每年 ２４％的速度
增长。

２．巧妙运用战后特殊基金的循环利用模式
二战后的伯克利加州大学是美国众多研究型

大学中的经费聚揽者。加州预留相当大的一部分

战时税收成本支持战后大学建设，预计对整个加

州大学投入６０００万美金，将２５００万投入到伯克利
加州大学的物理科学方面，这项投资被称作一般

基金；战后的伯克利加州大学作为联邦合约单位，

自身建设还获得了公共基金支持，这项合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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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作特殊基金。这使得伯克利加州大学获得随

意使用该项基金的权力，但这项基金并没有真正

投入到大学的实际运行中，而是通过加州大学董

事会决议将其作为一项特别基金项目保留。伯克

利加州大学在合约基金分配上给予特殊的考虑，

通过与联邦政府签订研究合同，产出高精尖原创

性研究成果，因为联邦政府投入的经费产出大量

经济效益，进一步加大经费的继续投入，产生互

利共赢的收益这成为大学财政上的一种灵活且合

乎时宜的方式。在财政方面，美国的任何一所私

立大学或者公立大学都不能与伯克利加州大学相

提并论。

１９５４年，特殊基金已增加至１３６０万美元，基
金款额的持续增加引起了加州州长的关注与质疑：

伯克利加州大学为何除了一般基金还会允许特殊

基金存在？加州大学董事会考虑到大学长远的发

展，并不愿减少资金，毕竟经费对一所大学质量

的提高是基础的保障。在加州州长强烈的打压和

两方强烈对峙的情况下，最终达成妥协，这项特

殊基金的一半用来上缴州政府，抵消州义务；一

半保留，但需要更名为董事会机会基金（Ｒｅｇｅｎｔ’ｓ
ＯｐｐｕｔｕｎｉｔｙＦｕｎｄ）［５］１５。因此，伯克利加州大学仍可
以利用此基金开展前沿研究，为大学的科学研究

与教学打下牢固基础。充足的经费使伯克利加州

大学愿意将自身资源投入到与研究相关的工作中，

并愿意负担组织研究单位，并因此成功创设美国

ＯＲＵ（组织研究单位），到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中期，
伯克利加州大学就以４０个组织研究单位领衔于整
个加州大学系统［６］。

（三）联邦政府的军事科研政策推动伯克利加

州大学崛起

约翰·布鲁贝克曾谈及美国联邦政府和高等

教育的关系时说：“美国大学的崛起，不论是公立

还是私立，一个非常有趣的方面，是它们与联邦

政府的关系。尽管联邦宪法没有任何条款规定中

央政府可以向各州教育施加权威，但是联邦的影

子却一直在稳定地增长，联邦政府关注高等教育

的时间发生在 ２０世纪后，更准确地说是在二战
后”［７］。随着二战的爆发，美国逐渐被卷入战争

中，军事科研的需求量激增。从战争爆发到结束，

联邦政府通过战略研究和发展办公室 （ＯＳＲＤ）与
大学签订合同５０２项，合同大部分是军事科研方
面，伯克利加州大学与美国政府签订 １０６项合
同［８］。二战后，应罗斯福总统的请求，卡内基研

究院院长万尼瓦尔·布什 （ＶａｎｎｅｖａｒＢｕｓｈ）针对
如何有效地组织科学研究，服务于美国国防建设，

提出了相关的意见和建议。根据布什的建议，罗

斯福总统决定动员、组织高等教育系统参与到战

争服务当中。显然，伯克利加州大学成功做到了

这一点。１９４４年，二战结束后，布什就战后如何
迅速将战争时期获得的科研成果、知识加以继续

保留，并能够在保证国家安全的基础上继续以战

时的高水平进行，政府该以怎样的方式有效地资

助高等教育的科研活动等问题展开探讨。并于

１９４５年７月提交了报告——— 《科学：无疆的边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ｈｅＥｎｄｌｅｓｓＦｒｏｎｔｉｅｒ），在这一报告中明
确提出 “加强联邦政府对科学研究的宏观管理，

加强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责任，加强联邦政府

对基础研究的责任”。联邦政府在伯克利加州大学

建立国家实验室后，该实验室成立了更多的研究

机构，吸引了联邦政府的慷慨投资。

二战时，美国联邦政府通过立法和合同管理对

大学参与军事科研项目进行管理。委托伯克利加州

大学管理国家实验室，劳伦斯国家实验室也因此建

立起来。劳伦斯实验室以物理学为基础，主要针对

核辐射进行研究。最初建立的３０年，成果辈出，迅
速成为国际核科学研究中心。二战爆发时，劳伦斯

便以个人的名义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极高的声

望吸引了美国联邦政府在军事研究上的投入。１９４２
年，联邦政府接管了劳伦斯实验室，这是联邦政府

接管的美国高等院校的第一个国家实验室。从此，

实验室更名为劳伦斯国家实验室，实验室需为战争

给予及时的服务，核武器的制造是战争研究与开发

工程之一。１９４２年，参与美国联邦政府 “曼哈顿计

划”，在伯克利物理系教授 Ｊ．罗伯特·奥本海默
（Ｊ．Ｒｏｂｅｒｔ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ｅｒ）的领导下，成立由加州大
学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组成的理论小组，

并在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开

始进行著名的 “曼哈顿计划”［１］１３７。１９４２年 ６月，
最终决定全力以赴制造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由于

原子弹的研究需要纯铀的开发，伯克利加州大学

的劳伦斯核辐射实验室（Ｅ．Ｏ．Ｌａｗｒｅｎｃｅ）的回旋加
速器成为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１９４３年，伯克利
加州大学受联邦政府委托，以合同形式管理该实

验室，并将整个计划从战略研究与开发办公室管

辖范围转移至曼哈顿的军工企业［９］，进一步秘密

研制原子弹，最终研究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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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考与启示

回眸伯克利加州大学参与军事科研的历史进

程，可以发现军事科研与伯克利加州大学的互动

表现在三个方面：学术科研领域扩大、巨额经费

投入、有效的政府干预。伯克利加州大学在二战

后的崛起绝非偶然，广泛地参与战时军事科研，

为其搭建了高水平的科研和人才培养平台，获得

大量尖端的研究项目和巨额的研究经费支持，同

时也提高了伯克利加州大学的声望，加速了自身

的发展进程。在服务于国家军事需要的同时，实

现了自身跨越式发展，一跃成为美国研究型大学

中的佼佼者。善于把握历史机遇，有效利用外部

契机并结合自身优势，是这所大学崛起的关键性

因素。伯克利加州大学的成功虽不能代表美国整

个研究型大学系统，但它却是战后崛起的精英大

学群里的一个典范。军事科研在伯克利加州大学

崛起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与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

文化背景密不可分，虽然将其成功的方式贸然移

植至我国的大学不一定奏效，但着眼于国家战略

大局，其科研体制的模式是值得我们效仿和学习

的，对我国建设一流大学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一）提高大学的学术权威是吸引经费投入的

有效手段

伯克利加州大学作为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

它的发展与联邦政府的政策和经费支撑有着密切

的关系。二战前，伯克利加州大学虽在美国研究

型大学中享有一定声誉，但未至卓越。二战后，

在自身原始积累的基础上，由于参与军事科研，

获得大量经费投入，当然也不乏联邦科技政策的

指引，使得伯克利加州大学在二战中获得了突破

性发展并为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我国高校自实

施 “９８５工程”和 “２１１工程”以来，党和政府对
一些重点高校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经费投入。我国

在创建 “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不断对高等

教育进行改革为大学办学提供有利契机，政府应

加大大学的经费投入，并为在２０２０年建成世界一
流研究型大学做必要的支持。但是经费的投入受

到许多因素的制约，在这一点上，伯克利国家实

验室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我国大学应在政

府政策扶持的基础上成立精良的实验室，提高学

术权威，培养高精尖人才，通过自身实力吸引更

多经费的投入，为我国经济建设和提高国家实力

做出贡献。

（二）基础研究与开发性研究并行是大学实现

科研创新的有效途径

国家实力的提高与大学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

关系。国家和社会的需要也是大学发挥作用所

在。从伯克利加州大学的成功经验看，美国研究

型大学坚持在基础研究的同时进行开发性研究，

二者有机结合，使其一度超越欧洲多所大学。我

国大学在管理过程中，政府和主管部门可加大对

大学科学研究的引导，把握基础研究的特点，在

此基础上协调与开发性研究的关系，使二者相辅

相成，在共同促进中发展。开发性的应用研究应

密切联系市场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使研究具有一

定的时效性。加强原创性、前沿性的基础研究，

同时加强大学对自身研究领域的优化组合，构建

研究型大学的研究体制。把握大学相对优势，结

合经济建设关键点，将具有战略性的开发研究作

为重点，支持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建设。

（三）多样化的跨学科组织是大学服务国家战

略需求的保证

跨学科研究的出现拓展了研究边界，就伯克

利加州大学而言，战前的一流学科为战时学科交

叉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和前提，并在战时通过

物理学与化学及生物工程学领域的渗透，形成新

的组织研究机构。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伯克利加州大
学拥有的组织研究机构占据整个加州大学的三分

之一，并将其收入的２９％用作州政府的基金［５］８２。

组织化的研究部门是大学开展跨学科研究的专门

机构，这一机构的建立不是管理者的想法，也没

有通过行政手段去引导，而是针对国家和当时社

会的需要积极组建的学科交叉平台。跨学科组织

是在一流学科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能够充分结合

本学科的优势，吸纳其他学校、政府和工业界的

众多科研元素，从而开拓思路，实现理论与科技

创新的突破。伯克利加州大学在战时把一部分科

研成果转化为提升国家力量的军事实力，为中国

建设一流大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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